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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大概在五六岁时开始接触《红楼梦》，得到的印象是莫名其妙，马上就扔在一边了。
后来年纪长大，也不时翻翻，逐步发生兴趣，那层次大约是，首先对书里的诗词崇拜得了不得，奉为
无上典范；再下来就是被元妃省亲等一系列热闹的大场面所掀动，认为全书精华尽在是矣。
对于书中如许人物，并无特殊深刻体验，只是喜欢晴雯，着实天真、爽直、娇痴、任意、毫无城府，
是可以绝无顾虑相交相处的人物。
这种印象与品格认定，至今未变。
    上中学后读到了胡适之的考证，大有石破天惊之感。
从此对原著有了新的认识与启发。
那时与同窗周汝昌兄曾有过热烈的讨论，至于争论内容，今天一些都记不起了。
没有好久，日寇的无情炮火炸毁了学校，把我们也赶到天各一方。
    我逃回上海的老家，插班读中学，升大学。
依旧不能忘情于“红楼”，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光景，竟写下了一篇“考证”文章，仍依胡适之、俞平
伯的旧说，想对该死的高续后四十回给以致命的打击，拆穿高鹗的西洋景，从语言角度，审查高某以
南人而作北语所露出的破绽。
这七十年前的旧作“论文”就成为“门外谈红”的开篇。
    这以后，每遇机缘，总想插嘴。
同时还怂恿俞平伯改写旧作《红楼梦辨》为《红楼梦研究》在自己编的副刊上首先披露，直等批俞批
胡风事起，才知趣地噤声不响；又曾以故书资料为汝昌的《红楼梦新证》以涓埃之助；在自己编的副
刊上转载汝昌在《燕京学报》上发表的有关脂砚斋与史湘云的论文；直至一九六二年在《文汇报》上
发表《曹雪芹卒年辨》。
我扮演的都是站在门外摇旗呐喊的角色，乐此不疲。
    我为汝昌的《献芹集》撰序，比较明晰地说明了我对“红楼梦研究”的展望与希冀。
我把《红楼梦》看做清初康雍乾三朝的一部“百科全书”式的文学巨制。
曹雪芹留给后人的不只是用极高明的手法摄取的全面的社会相，更重要的是无限的“索引”，后来者
可以从中挖掘出庞大无垠的完整的社会相来，一部光辉灿烂的百科全书式的鸿大制作，遥遥在望。
可惜没有任何响应，为憾！
    此后，“红学”渐成“显学”，门户、壁垒森然。
我的厕身“门外”，不但是幸事，也是值得高兴的预见，堪以自喜。
    结集既毕，适逢《续红楼梦》面世，又掀起了层层巨浪。
来不及也实在没有空闲细读续书，只于报刊上少见一二，及全部回目，记得前两年曾说过些简单意见
，至今也无多变化。
只是从文字质量上看，曹雪芹在八十回书中嵌满了晶莹夺目的诗词歌赋，续书里可有篇把可以入目的
诗篇？
所拟回目，去曹公原作，粗去亦不止云泥，凡此，皆为明显感受，亦只一片面之印象而已。
    二○一一年三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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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门外谈红》是黄裳第二本“海上文库”，所录文章的时间跨度更是长达70年之久。

据黄裳在“前言”中介绍，1941年，尚是中学生的他对《红楼梦》一往情深，写下了《〈红楼梦〉的
语言及其风格》，从语言角度审查高鹗续作以南人而作北语漏出的破绽。
此文是《门外谈红》的开篇，更是黄裳红楼情的开始，之后，他陆续发表了《曹雪芹卒年辨》、《周
汝昌〈献芹集〉续》等文章。
难能可贵的是，这70年过去，黄裳对曹雪芹80回的喜爱丝毫未改，对包括时下流行的各种续作的保留
铿锵不变，对自己的定位更始终是厕身门外的爱好者。
门外到底有多少风情，且待读者在书中咂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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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黄裳，原名容鼎昌，山东益都人。
曾做过记者、编辑、编剧。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散文创作，并熟于版本目录学。
结集有《锦帆集》、《关于美国兵》、《旧戏新谈》、《过去的足迹》、《榆下说书》、《银鱼集》
、《翠墨集》、《清代版刻一隅》等，辑有《黄裳文集》六卷，译有《猎人日记》等。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门外谈红>>

书籍目录

前记
《红楼梦》的语言及风格
《红楼梦》杂谈
读《红楼梦》札记
周汝昌《献芹集》序
春夜随笔
“新”“旧”“红学家”——春夜随笔之二
关于“自叙说”——春夜随笔之三
麦克风之类——春夜随笔之四
冬日随笔
一夜北风紧
论焦大
话说乌进孝
林姑娘的眉眼
林黛玉的“遗产”承受
荔枝与《红楼梦》
《红楼梦》与电视剧
《红楼梦》到底是谁写的？

文采风流第一人
闻高鹗被解脱有感
曹雪芹的头像
“曹雪芹画像”新说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门外谈红>>

章节摘录

《红楼梦》的语言及风格    我自幼爱读《红楼梦》，久而弥笃。
近十年来努力搜求《红楼梦》的诸异本并谈“红梦”的书，颇有所获。
可惜辛苦得来的，全在几年前失去。
因而搜集的心思淡了下来，现在朝夕自随的只是一部家藏的铅活字本而已。
    关于红楼的书可以说是多极了。
编成曲子，衍为论赞，图成谱录，大大小小总有几十百种，不过这似乎全没有什么大意思。
“五四”前后俞平伯先生的《红楼梦辨》和胡适之先生的《红楼梦考证》出，“红学”于是乎大盛。
而这两部东西，也的确可以说是空前杰作。
使我们不单以看故事为满足的人们大大高兴。
胡先生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最初创作《红楼梦》的时候是一段段地写成的，有时后面的事实反而
先写成，而前面的反而还没有补进。
这可以使我们推测出曹雪芹是先拟定了一个条理清晰的大纲——或者把回目都先拟定也不一定，然后
才一块一块向上填。
这时候就已经有人向他借了去以快先睹，以致原稿有遗落，使正文八十回里有所缺失，和前后两回不
相连属的地方，而且还有未写成的地方，因为曹氏逝世而变成残稿。
最可惜的是有几大段文字都已遗失了。
如卫若兰的射圃，小红、茜雪在狱神庙的一段，“误窃玉”、“花袭人有始有终”诸文。
因为这种写作的情形，所以颇令我疑惑一向认为是高鹗所补的后四十回中，也有些是雪芹的原稿。
如“感秋声抚琴悲往事，坐禅寂走火入邪魔”，和宝蟾送酒的几回。
尤其是宝蟾送酒的一段（证据在后面），这在高鹗自己的话里似乎也可以找出线索来。
如“引言”中说：“是书沿传既久，坊间善本及诸家秘稿繁简歧出，前后错见。
⋯⋯”这里高鹗所说的“前后错见”的话，更可以证明我假设后四十回中有曹雪芹的原稿的事。
    现在我想回过来先看看《红楼梦》的本子，根据胡说，现存的本子大别之有三，即程甲本、程乙本
与有正书局的戚（蓼生）本是也。
戚本颇近于原稿，是当时的一个传抄本。
程甲本即高鹗续补成书后一次木活字印本，程乙本是高鹗取甲本重新改正再排的一个本子。
通行各本皆自程甲本出。
亚东图书馆的本子本是据通行本校印，后来又据程乙本改排，有汪原放的校读后记，盛称其佳。
但我却看出其极不行处。
盖汪君以生意眼为重，当然要称赞其书，这在普天下的读者，是应当了解而原谅的。
不过我们站在纯文艺的立场上来看，自然不敢附议，即无论高鹗擅改原稿，如塾师之批课卷，在态度
与道德上均无可取。
只要拿两种本子对校一下，看看他的所改的地方，是那样不高明，也就可以知道程乙本之不佳与高鹗
的不行了。
    《红楼梦》数百年来，几于妇孺皆知，而且也巳成为标准的官话教科书，如想学吴语必看《九尾龟
》与《海上花》然，不只是海内如此，而且已经是国际的了。
我最近得到一本，就是曾用了来当做教科书的。
在某几回中有详细的批注，如第九回“贴的好烧饼”上注云：“彼此交换男色。
”本来这些双关语是文学上极重要的素材，如不明了，简直是要使作品大为减色的。
烧饼这名词，在上海就没有，其实在北方老乡的油条摊上，也还是有的。
不过已经改称为“大饼”，晋封为平民标准食品了。
至于如何贴烤，一般人士不会到摊上实地考查，难免茫然，因而这里的批注也似乎是必要的了。
    我买这亚东本，全是为了要看看这程乙本的本来面目。
因为原本流传，极为罕少。
除了胡氏外，据说只有容庚先生有一部抄本，那么，亚东本的流传，似乎也不为无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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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这只可给对红楼有兴趣的人作“备此一格”之用，如果用作普通阅读，我以为还是不好的。
    买来之后，就颇想发高鹗之覆，所以就拿我曾有的一本活字本（据程甲本）来校了一下。
也许有人会发笑的罢，为《红楼梦》作校字记，然而也实在是三个有闲之余，闲不过了。
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
仁人君子，其各鉴诸！
    话又说回来，从头校起，也实在没有那么许多余裕，这里只是取出我素所喜读的几部分来校一下，
而且特别注意的是“言语”，即对话的部分。
这两回就是第二十六回“潇湘馆春困发幽情”和第二十三回“西厢记妙辞通戏语”里“那日正当三月
中浣”以下的一段。
    普遍的看来，高氏的拿手好戏是把“儿”字加上去。
这本来是蓝青官话的特征。
如“花瓣”，在北平方言中读作花班（清吟小班的班）而作去声，根本不用加上儿字。
如果以南方小学生国语课上的拉长而读之者为准，则岂不“天鹅绒”也乎哉？
“倒在水里”改为“撂在水里”，这里是没有深切明了语气轻重之分。
用“倒”，是表示宝玉很有些花瓣在兜里之故。
撂字太轻，如“撂袍端带”，“撂开不管”，不用作及物动词，只可施之于薄薄的一张纸或几片花，
若是那么大的一斗桃花，则颇有些不量轻重了。
    以上是一个字的删易。
还有“精彩”的整句删改，如“好好！
来把这个花归起来，倒在那水里去罢”一句，改为“来的正好，你把这些花瓣儿都归起来，撂在那水
里去罢”。
活动的气氛完全失去。
“来把⋯⋯”多亲热，多爽快；“你把这些⋯⋯”简直变为少爷对丫头发号施令。
这种地方，实在不能不说是点金成铁了。
    “慌的藏之不迭”改为“慌的藏了”，这里是不知道“不迭”这个“词”在北平是怎么的活泼地被
运用着；如“不迭当的”表示来不及⋯⋯    下面的一个例子，如果用了“文学史”的眼光去看，倒好
像颇有趣。
原文的“不顿饭时，将十六出俱已看完”，在曹雪芹原来是用了“浪漫主义”的手法把林黛玉的聪明
表示出来，不料高鹗看了有些不可能，于是改为“看了好几出了”。
这里，高鹗好像是用了“写实主义”或“自然主义”的手法改文章。
不过和后来的“余香满口”地默默记诵的情况有些不合了。
如果是只看了几出，根据“且听下回分解”的引诱，还要看下去才是，不应就记诵起来的。
    “林黛玉道果然有趣”改为“黛玉笑着点头儿”。
这里我有个推测，宝黛二人，平常总是喜欢斗口的。
如宝玉说东黛玉每每撒娇的说是西。
对于《西厢》的文字，两人都感到好了。
然而还不肯痛快地赞成，只淡淡地敷衍了一句“果然有趣”，这句话有多么“娇”？
点头儿，表示心悦诚服，意境不同。
这个例子好似贾岛的推敲的问题；我们其实应该尊重作者的情感与想象，不宜煞有介事地径为删易也
。
    “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”，改“两只”为“一双”，只令人感到庸俗。
“你这该死的胡说！
”改为“胡说了！
”校至此处实在不能不有把一个吹满了的气球用针来刺破之感。
    “宝玉着了忙”改为“宝玉急了”，当时的环境，想来必不若是严重，这个例子正与上例相反，一
是将重改轻，一是将轻改重，顺笔涂乙，全无标的，真令人莫名其妙也。
    到后来宝玉反话：“你说的是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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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想曹雪芹原意，宝玉只不过白说一句而已，所以轻描淡写的一说即过，以表示对这位娇小姐毫无办
法之意，高氏变为“你说，你这个呢！
”大有气急败坏，急于报复之势，当日宝玉必不若是。
    下一个例是高氏擅加了一个“了”字，结果弄得句意全殊，实在是比较严重的。
    袭人说的“那里没找到，摸到这里来！
”高氏轻轻加一“了”字于句未，成为“⋯⋯这里来了！
”原句是袭人自述，含有抱怨之意。
改后则意指宝玉：“哈哈！
你摸到这里来了！
”轻易一添，主词变动，这实在不应出诸通人之手的。
    另外在“潇湘馆春困发幽情”一回中，也有不少改动。
    “只见黛玉的奶娘，并两个婆子都跟了进来。
”改为“都跟进来了”。
这很像《封神演义》上的“定身法”，把活生生的一句句子定得死板了。
我常想在写文章时除非必要，最好避免置“了”字于句末，以免造出死样活气的句子来。
    P1-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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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黄裳自幼爱读《红楼梦》，也一直在努力收集《红楼梦》的各种版本和谈“红楼”的著作，久尔弥笃
。
《门外谈红》这本小书就是黄裳读《红楼们》的心得，从语言风格到版本考证，从曹雪芹的头像到林
黛玉的眉眼，于雅丽、工致的辞藻间，展现了“红楼”之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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